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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的宋子文与张学良 

——宋子文档案解读之二 

                          

    在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中，并没记录有关释蒋后如何保证张学良、杨虎诚人身安全的内容，在这方面，大量有关事变当事人的回忆，都指
宋美岭、宋子文兄妹当时确就以后张学良、杨虎诚的人身安全作出了口头的保证。对此，张学良本人后来接受日本NHK记者访问时称，并没有这
样的保证，因为他本人人身安全这样的大事，仅凭简单的口头承诺是担保不了的。无论事实如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
并使其长期失去人身自由，却一直是宋氏兄妹内心感到欠疚的事。据郭增恺的回忆，在他多次与宋子文会面时，宋子文曾一再地表示：“这是我
今生唯一的负债，终归须要偿还的！”而宋美岭在1947年也曾对刚刚探望过张学良的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据说，张学良很能
理解宋氏兄妹的诚意与无奈，在长期的幽居岁月里，一直与宋氏兄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友谊。而宋氏兄妹则出于过去的友谊与内心的愧
疚，对张学良及其亲属的生活进行了多方的照顾。这一点，不但见诸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更印证于各种文献。据介绍，在已公布的保存在哥伦比
亚大学图书馆“毅荻书斋”的张学良日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有关宋美岭向张赠送礼物及照顾其生活等方面的细节，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
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与张学良有关的部分文献。 

一、关怀张学良全家之续闻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与张学良的交往主要通过军统局头子戴笠来进行的。保存在宋子文档案中的大量往来文电中，其中绝大部分为正式公
文，但也有相当部分属私人性质的文电，除宋氏家族间的往来，宋子文引为心腹知己的人并不很多，这其中有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中国银行的
贝祖诒，再有就是军统局的戴笠。而在与戴笠为数不少的来往文电中，关于张学良内容的文电则占了相当的分量，可见在宋子文的心目中，张学
良的问题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这部分与张学良有关的文电中，有些是宋子文经戴笠转给张学良的，有些则是直接发给戴笠的指示及戴的
回复，内容主要是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及通报与照料其亲属的有关信息。90年代初，杨天石先生在访问胡佛研究所时，在当时已经公布的宋子文档
案中，曾遴选出一批宋子文与戴笠有关张学良内容的往来文电，著文“关怀张学良全家”予以公布，并收录在其大作《海外访史录》中。在新近
全部开放的宋子文档案中，笔者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电，下面谨加介绍，聊作补充。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的最初岁月，虽历经辗转流离及失去自由之苦，但由于身边有发妻于凤至的陪伴，倒也相安无事。1940年初，于凤至
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张学良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在张学良的反复要求下，蒋介石最后同意于凤至赴美就医。于凤至来到美国后，得到了当时
正在美国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寻求军援的宋子文的照顾。这期间，除了在安排就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外，宋子文还经常通过戴笠将于
夫人的诊治情况随时通知张学良。10月10日，宋子文致电张学良： 

“子安弟译交雨农兄转汉卿兄鉴：伊雅格陪尊夫人来华盛顿，马丁、雷孟仍在英。已屡次嘱其来美或赴爱尔兰，宝林在德，已嘱来美或赴瑞典，
宝贝安好。” 

    伊雅格为张学良的英籍管家，在于凤至赴美治病期间一直陪侍在其身边。马丁、雷蒙、宝林分指于凤至所生的三个子女张闾珣、张闾玕、张
闾瑛，当时正在欧洲留学，欧战爆发后，在宋子文以及张学良的其他友好的安排下，最后转往美国就读。宝贝当指张学良与其红粉知己赵一荻所
生之子张闾琳。于凤至离开张学良后，赵一荻从香港来到张学良身边，将年仅9岁的张闾琳送美托付给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11月13日，宋子文再致电张学良，通报于夫人的信息： 

“戴雨农兄转汉卿兄鉴：尊夫人患胸癌，弟等屡次坚劝及早开刀治疗，惟渠意须待令郎月底由英来美后再行割治，特闻。” 

     为支付于凤至赴美治病及生活费用，张学良动用了其早年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并开出支票，托宋子文兑付。8月8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将此事办理情况转告张学良： 

“汉兄托事，发生轇轕，经弟证明，或可办通。” 

    大概由于时间久远，张学良开出支票的笔迹与银行留底不太相符，电中所说“发生轇轕”，就是指此事。 

    8月13日，宋子文续电戴笠： 

“汉事已办妥，如不需急用，为长久计，拟交旧金山广东银行保管如何。” 

    旧金山广东银行为宋氏家族掌控的私人股份银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曾长期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将张学良在美存款转至自家银行，
对张学良的照料，可以称得上是考虑至周了。 

张学良的这笔钱是由宋子文个人担保取出的，但有些手续仍需要张学良补办，于是，8月21日，宋子文又自纽约致电戴笠： 



“保证汉兄支票时，弟允于两个月内将汉兄亲笔函交银行，以证明支票即其本人所签，汉兄英文久已疏忽，与原来笔迹不甚符合，请其用中文函
证明，该函请妥封交淞孙寄弟为盼。” 

    不但在美国直接帮忙照料张学良的眷属，在国内，只要能帮上忙的，宋子文也很愿出手相助，就连赵四小姐兑换钱币这样的小事，宋子文也
要过问。在宋子文档案里，就有一封7月5日宋子文通过戴笠转给中国银行渝行经理徐广迟的电报： 

“广迟兄，赵四小姐有港币五千，托刘乙光向贵阳中国银行掉换法币，请饬照办。” 

    1941年夏，张学良患盲肠炎，由于未及时医治，转为腹膜炎。宋子文得知消息，非常关注，不但多次致电张学良进行慰问，并要求戴笠严密
关注，且要求他“逐日电示病情”，因此这一时期宋子文与戴笠间就张学良的病情电文往来频繁，对此，杨天石先生在其文章中已经披露了一些
电文，下面再补充几封： 

1941年7月12日，戴笠致电宋子文： 

“宋部长：晚昨抵贵阳，汉卿因盲肠炎溃烂，变腹膜炎，昨在中央医院割治，经过良好，精神亦佳。笠叩。” 

1941年8月2日，戴笠再致宋子文： 

“删（十五）、马（廿一）电均奉悉。汉卿先生病渐愈，日内可出院。晚因坐车缺乏，前电请公代购黑色拉萨尔轿车或别克轿车一辆，请选呢制
车垫，再配零件及备胎两副，并乞于最近运仰陈质平收，计价若干，乞代付，当即划奉。” 

    张学良的病经过两次手术才痊愈，二次手术期间，宋子文曾多次电询手术情况，而戴笠也不敢怠慢，随时向宋子文通报进展，8月19日，戴
笠又一次回复宋的电询： 

“宋部长赐鉴：咸电奉悉，已将学铭兄来电转汉卿先生矣。汉卿先生之病，经二次动用手术后，现浓已肃清，月内可出院，乞释念。晚笠叩。” 

二、致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 

    在宋子文档案中，笔者还发现了一封宋子文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函的底稿，现照录如下： 

“汉卿兄：如握！违别多时，望云增念。闻自从到台后，起居佳胜，深慰驰怀。兹值柳忱兄来台，特托带奉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致兄函一件，
及附件四份，敬祈参阅。弟于二月底辞准院务，暂住沪滨。两年以来，愧乏贡献，而心力交瘁，亟须摄养，得遂初愿，颇慰私衷。知兄爱我，特
以奉闻，屡从在美友人处询悉，许太夫人及尊夫人以次均甚安好，尚希纾念为祷。手此。敬颂曼福！弟宋子文亲签。” 

    原信没有日期，从内容推断，这封信应写于1947年3月莫德惠赴台北探视张学良前夕。信中所提“柳忱兄”即为莫德惠，字柳忱，原东北元
老，张作霖时期曾担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代理省长，抗战日期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深受张氏父子器重，张学良更奉之为长辈。莫氏
也是自张学良遭囚禁后，原东北旧属唯一获得蒋介石同意，能够多次有机会探视张学良的人。1947年3月，经蒋介石的批准，莫德惠远赴台湾，
第三次探望此时已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张学良。关于此次探视经过的许多细节，已见诸众多有关研究著述，但其中宋子文托莫氏捎信问
候一事则鲜为人知。 

在莫德惠赴台前后，正值宋子文政治生涯的低潮期，由于在开放外汇与抛售黄金上举措失当，导致当时国内物价飞涨、经济衰退，身为行政院院
长的宋子文倍受各方指责，被迫于1947年2月底辞去院务，黯然下台。在这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宋子文向张学良通报了近期个人的遭遇。除
顺致问候与通达讯息外，宋子文还给张学良带来一份见面礼，即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一封致张学良的信函和附属的财产清单。三畲堂为张作
霖的堂号。奉系军阀时代，张氏家族曾在东北兴办实业，开办了众多以油房、典当、粮栈为主的经营性企业和商号，并置办了大量的房产。张氏
家族在东北的这些实业，多以“三畲”为号。九一八事变后，这部分家业全部落入敌手。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清理其家族在东北的
财产，获蒋同意，在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的大力协助下，特成立由彭贤、鲁穆庭等原东北旧部组成的“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
接收原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资产。但这些清理出的资产，对于深陷离岛囹圄、难复自由的张学良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信中所提许太夫人系
张作霖的四姨太，亦即张学良的四姨娘许澍阳，当时正在美国与女儿张怀瞳一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思乡心切的许太夫人返回祖国，与已成为
中共高级将领的次子张学思团聚。信中所提尊夫人即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自1940年离开张学良赴美治病后，于凤至留在了美国，与张学良从此
天各一方，终生之年再也无缘相见。 

此外，宋子文还亲自安排支付了莫德惠赴台的川资，关于这点，可从笔者在宋档中发现的宋子文托莫德惠稍带的另一封信可资证明，原信如下： 

静波我兄勋鉴：莫柳忱先生来台，请兄饬台湾银行替行拨借台币二十万元，交柳忱先生收用，此款由弟在沪归还台湾银行，尚希赐洽办理为荷，
端此，敬颂勋绥！弟宋子文亲签。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张学良上，宋子文的用情之深。 

三、接待东北军旧部 

    自张学良遭蒋囚禁，原东北军旧部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四处奔走相救，而宋子文对蒋介石撕毁诺言长期拘押张学良的不满，及对张学良不
幸境遇的同情与关怀，既在当时也已广为人知。据文献记载，自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部属曾数次求见宋子文，或托其向张学良转达问候，或托
其向上达释放张学良的请求。对此，宋子文每每均乐于接见。在宋子文档案中，也保留了几封原张学良旧部托其代转或致其本人的信电。 

    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曾掀起过一个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高潮，在此期间，东北旅陕同乡会、陕西省东北复员协会曾于1946年1月14日通
过宋子文向张学良转致问候，电文如下： 



“宋院长公转张汉卿先生钧鉴：八载违教，精神永固，敬祝健康，并候曼福。东北旅陕同乡会、东北复员协会魏大同、任镇亚、郭希鹏、夏鹤
一、卢广绩、李德明、张政枋、任作楫、张庆禄、陈东震、戴桂茂、柳宗周、刘永庆、王镜寰、王恩溥、李海涛、祁大鹏、秦泽普、时方雨、张
景奎、臧恩济、李荣春、徐英、李海瑶、杨集生、任可钧、刘仁杰、王仲超、关梦醒、李宏颀、李戎邻、韩隆周、郑为中、宋保文、松佩珊、顾
师贤、倪兰芳、魏镜如、刘雅芬、刘玉清、缪征流、鲍健、陈执中、李毓民、李光前、杨世华、黄亭林、黄砚耕、李耕九、李春荣、任安郁、任
维印、林显庭、王鸿桥、周致远、杨兴议、孙魁、李畅兴、冯定庵、姚济美、张述尧、何泽深、赵甲兴、周子春、王化宣、孙麟、王荣五、周雨
亭、周荣九、杨雨秋、王恩浚、吴隆三、赵毓斌、金毓麟、苏仲容、苏化民、刘柏龄、唐静淑、穆本生、杨泰昌、刘凤文、暨全体同乡同叩。” 

   而在此前，原东北军旧属卢广绩更是给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函，强烈呼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兹将全文点校照录如
下： 

“文公院长赐鉴：公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复代表国家，签订中苏友好卅年条约，为国宣勤，席不暇暖。其为国家争光荣，并造福于我
中华民族后代子孙者，其不朽之勋绩，实非如绩之拙劣所能颂扬于万一。闻不久将载誉言旋，谨肃笺向我公致敬。 

绩为张汉卿先生之旧僚，廿一年长城抗战，曾见公于北平，廿二、三年同朱子桥将军及杜重远先生先后见公于沪寓，廿五年复见于西安，惜均以
事匆忙，未获单独聆教，公或忘记矣。 

为张汉卿先生的事，在廿六年曾有一些东北朋友，晋谒我公，绩虽未参加，但深知我公之关切汉卿先生，或比吾辈僚友尤甚，惟时机未到，如有
所陈请，不但无益，反足以引起不良后果。此点凡在同汉卿先生有关之僚友，无不共谅。盖以我公相随领袖蒋公最久，当深识其治事遇人之作
风，并亦深信领袖对汉卿先生这样管制，实为出于真诚爱护，并无恶意，冀其学养兼到，再为国家效命。以故八载以还，不敢妄有所渎陈。 

兹者敌寇投降，国家再造，为百年以来所未有，盼今后国家一切施设，均能除旧布新，渐循民主国家之正规。即对领袖之辅导与拥护，亦以能
“博大宽宏”，不采过去狭隘作风，俾更成就其伟大。汉卿先生过去一切，及其同蒋公之关系，俱在我公洞鉴中。绩数年前在西北曾为胡宗南写
过一次信，就绩所仅知之一些，择抄一节，随函奉呈，藉作参考，在此恕不多赘。惟在绩个人，觉得在今日而还谈“汉卿先生恢复自由”这样小
事，似乎或者有人以为不识大体，或太感情。惟在绩所理解，如不能在此时，将此小的事情，立刻解决，则东北数千万父老，同汉卿先生之一些
关内外旧属，必为之惶惑不置。借端造乱宿意挑拨者，必以此为口实，甚者浅识之小人，愚昧之百姓，或惑疑到领袖蒋公之不伟大者。绩总觉得
在今日局势之下，对于张汉卿先生之出处问题，不应再往下拖延。时乎不再，“今其时头”。并绩觉得今日如令其出来，则对于领袖所倡导之
“统一团结”、“军队国家化”、“军队缩编”等等，相信均能有些臂助。只对于国家及领袖有益，而绝无损。盖汉卿先生已失掉其过去在军事
及政治之地位，现在不过是国家一个“公民”而已，又何必把他估计过高，而有所疑虑。以今日国际局势，与将来中国绝对走向民主政治，而落
伍之军人，亦不会再作“拥兵割据”之迷梦。以汉卿过去爱国家爱领袖之精神，及对今日国内外局势之洞明，必不会亦不许再作其他“自掘坟
墓”之妄举。惟若对此小事，永悬而不决，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则在今日举国方向建国之路迈进，殊不智慧，亦殊不值得也。 

我公老成谋国，知几识微，当不以绩为危言，耸动听闻也。至盼能向机进言，有所主持，或会庸公同蒋夫人一同晋谏，早日恢复汉卿先生之自
由，则感戴我公者，当不只汉卿先生个人及其家族，即其友好部下，亦当永矢弗湲。成领袖之伟大，消灾患于无形，私情公谊，责无旁贷。 

以上所陈，敢信可以代表许多汉卿先生之旧僚，而又竭诚拥护领袖蒋公之千万东北人士之公言，非出于一人之私感与私言。尚希垂鉴，无任企
盼。敬颂崇安。卢广绩奉上。九月十一日。附抄给宗南先生函一段，尤盼得便能呈蒋夫人一阅，如何？希钧裁。” 

卢广绩的这封亲笔信只有日期，没有年份，从信中所述内容看，应为1945年宋子文结束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后，赴美访问回国的前夕。 

卢广绩，号乃翁，1894年出生，辽宁海城人。曾任奉天总商会会长，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西安事变期间，卢广绩、
高崇民等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曾拟出八项主张的通电稿。西安事变后，卢广绩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并多方活动，营救张学良。全国解放后，历任
沈阳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委员。 

卢广绩的这封信饱蘸浓情，充分表达了原东北军部属对张学良将军境遇的关切与思念，在吁请释放张学良的同时，信中也对蒋介石的促狭之心与
“不伟大”人格进行了热讽。对于熟悉蒋介石为人的宋子文来说，相信他是不敢将这封信拿给蒋本人看的。现在我们不清楚，在抗战胜利后的那
个举国上下纷吁释放张学良的热潮中，宋子文是否曾向蒋介石进谏劝言，但是，卢广绩的这封棉薄如翼的蝇头行楷，却被宋子文精心地保存了下
来。近六十年过去，这封信一如新初，它夹藏于芜杂繁丰的宋氏档案中，脉脉地陈说着这段旧年的悲情。 

    信中所提卢广绩写给胡宗南的那封信，也保存在宋氏档案中，兹点校照录如下： 

关于汉卿先生事： 

弟常以为论事论人，当就其整个，不当仅观其一节，当纯以理智，不当徒用感情。若以汉卿先生劫持统帅，破坏纪纲一事论，虽置诸重典，亦不
为过。弟虽为部下，亦不能稍为曲护与剖辩。但若能从民国十七年易帜起，将中间经过几件大事，以及汉卿先生对于党国暨领袖效忠事实及言
论，并亲送领袖回京待罪，种种经过，弟愿就所知，撮成梗概。 

当民国十七年六月，张雨亭被日本炸死于皇姑屯，不久日政府即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假吊孝为名，前来沈阳，阴实迫胁汉卿先生，脱离中央而独
立。盖日本对华一贯政策，即为“破坏统一助长内乱”，决不许汉卿先生同中央接近也。而在当时之雨亭公旧僚部下，多半顽固自私，别有企
图，且具有一种潜在势力，杨宇霆尤为反对易帜最力之一人，真所谓“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假如汉卿先生意志稍不坚定，或稍存一丝私心，
必无十七年十二月易帜之事。能这样排除一切困难，毅然表示拥护国家统一，非有大魄力者实不能办。 

民十九年中原大战之起也，汪、阎、冯开扩大会议于北平。汉卿先生以地位、关系，实有举足轻重之势。自然当时有张岳军、吴铁城之在东北运
用，自然中央给以协饷，给以华北利益，然当时汉卿先生最大意念，还是拥护国家统一，拥护领袖蒋公。 

民廿年九一八惨变发生，举国若狂。当时汉卿先生，受全国唾骂，几不能自存。我领袖不为浮议所动，任信如初，同时并代分谤，不以责任完全
加诸地方当局。 

廿二年长城战败，领袖感于汉卿先生身体大坏，不克负荷重寄也，令其出国修养。汉卿先生不惟毅然听命，同时于临行之前夕，召集部下多人训



话。弟当记得，有几句极重恳的话，便是“谁真爱护我者，我以为是蒋先生，请问以我这样身体，还能活上一两年吗？更谈不到其它，算了
吧。”当时大家均为之语塞。 

廿三年归国后，身体恢复健康，完全十年前景象，故其精神磅礴，而领袖之依任也如初。当记得其时，常对弟等谈，“中华民族之能否复兴，日
本帝国之能否打倒，全在蒋公身上。过去之阎、汪、冯、胡之不能同蒋公始终如一者，过不尽在蒋公身上。至于我同蒋公则不同，譬如一个女
子，爱上一个男人，无论那位男人对他如何，则不管，但我则以身许他，为他死，为他牺牲，皆在我意料，我毫无尤怨。假如因为我这真纯的
爱，而感动他，这是我意外收获。”话虽说得不恭一点，但其真情挚意，确可表示也。又谓一个人，总是应当讲气骨节操的，一个女人，尤讲从
一而终，何况一个男子，那能随便翻云覆雨，朝秦暮楚。 

迄廿四年来，西北剿共，因屡次丧师关系，并共党方策之改变，在汉卿先生思想上，不免稍有改变，然对于领袖之竭诚拥护，与相信领袖将来一
定抗日，则无间畴昔也。惜此矛盾心情，无缘上达，而推波助浪者尤太多，致隔阂日甚。然当事变前，领袖王曲训话后，汉卿先生对于部下，犹
有一篇恳挚之训示，即谓：（一）要明白我们是最应抗日者，我们应该站在抗日先锋。（二）要抗日非先说服蒋先生不可，因为蒋先生是真正抗
日者，也只有蒋先生来领导，才能抗日。（三）敌人所愿意者，我们决不作。敌人愿意我们内乱，故我们决不作内乱之发动者，并尽力想法结束
剿共。其言论之表现，未见有丝毫对领袖有不敬之意，真未想到有那样意外事变发生。从事变之责任讲，不惟汉卿先生不可恕，即弟等为其部下
者，亦同有罪。然犹有可原者，动机确属无他。结果尚未闹成大乱，并躬送领袖待罪都门。这种“改过不吝”，“不远而复”，求诸史乘，很少
先例。宜乎蒋夫人谓有“民国以来，疆吏抗命，而能束身为罪者，汉卿先生实为第一人”。 

当记得在事变期间，汉卿先生公开发表送领袖返京也，当时因畏惧祸及，多不同意。汉卿先生当时以极激昂沉痛之态度，说了以下几句话：“诸
位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先生留此，为的是要助他停止剿共，亦即停止内乱。假如不早送蒋先生返京，中国是不是更有大的
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实在是国家天下万世不赦的罪人，我决不干，我一定自杀。”此一些话说过，大家均无言。同时复就国内
当时情势分析，均是各有各的打算。蒋夫人不曾函劝蒋先生，盼息怒，同汉卿倾诚相谈。须知南京方面，戏法之中还有戏法，正在演变也。“诸
位要知道坚苦卓绝，朝夕为党国服务，将来一定能率领我们抗日者，实非蒋先生莫属。”议始决。而汉卿先生躬自送往，则固无任何人知者。 

    综上所述，则十年以来，领袖之爱护汉卿，同汉卿之效忠领袖，始终不渝，虽有此一段不幸事变，但因此更显示领袖之伟大，与汉卿先生之
真纯，而反对汉卿先生者，便遗其大而拾其细，以为媒孽之资。果真爱领袖者，当不如是，甚且有谓宁使国家灭亡，亦不使封建余孽存在，这种
负气态度，恐非谋国老成者，所应出诸口。在弟愚见，封建势力必崩溃，不打自倒（详容日再谈），似不用赌国以殉。而汉卿先生之为人，似尤
不能以一般封建领袖来看，想亦为兄所同意，至其将来出处，一听领袖之命，假如有助于领袖，有利于抗战，在弟来看，尤宜早不宜迟。弟等是
深信领袖的，尤更深信我兄。将来汉卿先生前途如何，能否允其再有报效领袖机会，固在我领袖本身，而在弟尤更期待我兄同蒋夫人、子文先
生、雨农先生诸位也。未尽之意，容后再说。 

    卢广绩这封写给胡宗南的信没有日期，卢在信中表述了从1928年东北易帜来近十年间张学良的事迹，由此看这封信大概写于1937或1938年左
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封信可以称得上记录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行比较早的一篇当事者的回忆了。观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言行，
可以看出，即便是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其对蒋的愚忠，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也可能就是导致张学良最终深陷囹圄的原
因之一吧。 

    不管是宋子文等的殷殷关怀，亦还是卢广绩等人的奔走呼号，都未能改变张学良半个多世纪遭囚禁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不但是
张学良个人命运本身，亦是我们近代中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宋子文，虽然还能与同处美国的张夫人于凤至继续保持交往，但自顾不暇的他，已经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照顾张学良，去
还他的这个“今生的唯一负债”了。而卢广绩则继续惦念着他的张少帅，直到1990年，在张学良90寿辰之际，卢广绩再次执笔，托台湾的《中国
时报》，为张学良捎去家乡的祝福与思念，同年10月，卢广绩收到了张学良的回信，这封信也成为自大陆解放以来所收到的有张学良亲笔签名的
第一封来信。1993年，卢广绩百年仙逝，张学良特地嘱献花圈，挽联书云：“痛失乡泽”。虽然卢广绩终生未能与他敬爱与思念的张少帅重逢，
但张学良的这番对乡梓的沉念之情，也算得上是对卢广绩在天之灵的一大慰泽了。 

《百年潮》，2004年第8期 

文章录入：zhangzy    责任编辑：wuyf  

● 上一篇文章：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 下一篇文章： 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馆与北京 
● “中俄关系”的视野下的“俄 
● 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 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 “澳门地位”、“澳门属地” 
● 全面建设与发展面向21世纪的 
● 中俄关系与中国俄罗斯学发展 
● 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艰难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 
● 中共中央是如何向苏共中央通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 


